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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钰

东海之滨，人杰地灵。在这
条海岸线上，上下几千年的海风
吹拂，纵横数十代的文化积淀，
孕育了这里独特的风情和魅力。
东海之畔的镇海，这个古县城的
屋影已经在千年历史的风尘中再
也看不真切，但镇海中学的办学
渊源，却是真真切切地深植其
中。宋朝雍熙二年，镇海始建学
宫。至绍兴八年，又于梓荫山西
侧改建县学，后经明、清各朝的
续建扩建，逐步形成了颇具规模
的县学建筑群，这就是镇海中学
的雏形。

在漫长而芜杂的历史中，江
山易主、朝代更替所带来的人世
变迁，似乎并没有在这座宁静的
小村庄留下太多的沧桑。海水日
复一日地清澈，略带咸腥的海风
从时空深处吹来，浪头欣欣然在
礁石上开出各异的花朵，伴着码
头上韵味十足的渔歌，仿佛亘古
不变。直到近代前夕，世界格局
风起云涌，终于也将东海碧蓝的
海水搅得浑浊，连风中也裹挟了
硝烟的气息。彼时的中国积贫积
弱，内忧外患，国家大局岌岌可
危。1911年辛亥巨变后，各地纷
纷掀起兴办新式学堂、培育新式
人才的热潮。乡贤盛炳纬与时任
宁波知府共同筹划建立县立中学
堂，镇海中学就这样诞生在暗流
涌动的时代大背景下。

或许是因为诞生在这样的一
个时代，使得勇于革故鼎新、破
除陈规的桎梏，一直是镇中的精
神传统，而这传统又以不同的形
式在镇中人身上折射出来。1926
年春，左联作家柔石 （赵平复）
怀着“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
样的人们”的信念，来到镇海县
立中学堂，成为国语和音乐教
师。他后来创作的小说 《二月》
便同这段经历有密切关联，镇海
中学内至今还筑有“柔石亭”来
纪念这位革命先驱。县中首届毕
业生、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
的张人亚等，更是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镇中人的革命精神，至今仍
被人们铭记。

1937年，日寇入侵。被战火
和硝烟包围的镇中辗转多地坚持
办学，尽管只能以破败的寺庙
为校舍，不远处便是两军交战
的隆隆炮火，镇中师生依旧攻
坚克难，潜心治学。一位校友
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们在
临江，在霞浦，在柴桥，于困
境中坚守着胜利的信念，这信
念使我们不停下，并且不断地向

前追寻。”
漫长的战争将中华大地蹂躏

得满目疮痍，直到数年之后，和
平的曙光才透过血色的烟雾闪现
在东方，同激动人心的胜利一起
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1946
年春，镇海光复。辗转山间野
里十余载的县中从瑞岩寺返回
城 区 ， 以 战 火 中 幸 存 的 学 宫

（孔庙） 为校址复课。这一座学

宫承自唐宋，继于明清，名曰
“大成殿”，是先贤取“集百家
之大成”之意。直至近代，几
度 流 于 战 火 之 中 而 得 以 幸 存 ，
或许冥冥之中有神灵护佑这一
方 学 脉 ， 日后才得以重挂大成
殿 牌 匾 ， 将 圣 人 先 达 供 奉 于
此 ， 鞭 策 一 代 代 学 人 奋 发 图
强。1956 年，从废墟中重现生
机的县中与辛成中学合璧，建

成镇海第一所完全中学，命名
浙江省镇海中学。至此，镇海
中学汇四朝学脉，凝数代心血，
终于成为烈火中涅槃的凤凰，迎
着东海喷薄的朝阳，振翅飞向天
穹。

光阴荏苒，岁月如同东海柔
情缱绻的碎浪，冲刷模糊了礁石
暗褐色的纹路，也淡褪了那些曾
经鲜活的印象。漫步在镇中校
园，脚下的石板路曾历经沧桑，
梓荫山脚下古炮的巨眼漆黑幽
邃，仿佛深不见底。这一百多个
春秋里，多少次草木枯荣，殿宇
飞檐上的琉璃瓦或许剥蚀了艳丽
的色泽，却依然在阳光下折射出
夺目光华，镇海中学带着与生俱
来的气节和厚重感，淡然安详且
愈加繁荣。今日已不见昔日炮火

中的苦难，蓝天白云，水土滋
润，绿树青瓦，掩映其间，我们
看到的是每个学子和整个民族更
加光明的未来。

回望东海之滨，她踏着涛声
走来。透过历史的风尘，她的步
伐袅袅婷婷而又执着坚定，眼神
里的光芒，似乎数百年来也未曾
改变。

“共我叙墨，语不须多；老
句筛新，乱言成册。共我故鹤，
饮酒止渴；抛姓名，换山河，遍
行过。”

镇中忘记的事，历史会记
得；

历史忘记的事，镇中会记
得。

（作者系浙江省镇海中学
高二（6）班学生）

风华镇中之印象
王 梁

“那条老黑狗没了。”某晚与
母亲通话时，她轻轻地、悠悠地
提了一句。

我听到自己内心咯噔一声
脆响，有些难过，不想说话。听母
亲在话筒那头缓缓地补充说明：
清明节后她去大姐家住了一个
多月，家里由三姐代为照看，有
一天，三姐去镇上给上学的女儿
送饭，狗儿还跟着她出了村口，回
来后不见了踪影，千呼万唤也不出
现，基本判断是被坏人给吃了。这
个我是知道的，多年以来，附近村
庄都有些恶人，专门干些偷鸡摸狗
之类下三滥的勾当，狗肉价格高、
味道鲜美，常常听闻有狗遭殃。

我腾起一股怒火，更增几分
伤心，想想那可怜的黑狗，肯定
挨了连续的重击或是暗中飞来
的麻醉针，在嚎叫呻吟中挣扎着
倒下，然后被人拔毛剥皮、破膛
开肚，最后进了那些酒肉男女的
嘴巴和肚肠……我无法想象下
去，拳头在攥紧，牙齿在咬紧，眼
泪却爬出了眼窝。

我调整了一下心绪，开始宽
慰母亲，这些话并不是我真实的
情感表达。但我不能再助长母亲
的伤痛，这狗与她的关系、对她
的意义远比与我的紧要，她的悲
痛和失落以及愤恨应远甚于我，
我希望这些坏情绪不要再去折
磨、摧残她老迈的躯体。

放下电话，黑狗的音容满满
地装进了我的脑海。我并不是一
个喜欢饲养小动物的人，对小区
里那些让宠物狗享受锦衣玉食
待遇的居民觉得非常可笑。然而
黑狗，在我家，十多年了，它实际
上早已成了一个亲人般的存在，
虽然我长年在外，与它接触的时
间加起来也不上一年吧，但它的
嗅觉里显然牢牢记住了我的气
息，每次回家都摇头摆尾、蹿上
跳下迎接我，爪子和脸一个劲地
蹭我的身体，嘴里发出欢快的

“嗬嗬”声，这份热情过度常惹得
我要作势打它，它才消停一些。

我老家地处偏僻，两三户人
家，藏在一个山湾里，记忆中家
里一直都养着狗，而且往往是两
条，而且往往是纯色黑狗。在深

沉无际的漆黑夜晚，只要有狗在
蹲守家门，即便突然狂吠上一阵
子，窝在家里的我们都不会惊恐
害怕，隐在黑夜里的黑狗以它的
忠诚和无所畏惧为我们筑起了
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

六年前，父亲过世，母亲独
守老宅，这条老黑狗及其生养的
另一条黑狗便成了母亲的陪伴
和守护。母亲每次到山下的村
庄 跟 老 伙 伴 打 牌 ，或 是 去 乡
里、镇上赶集看病，老黑狗会
一直送她到大路，另一条黑狗
则自觉地留守家门。它们仿佛
还能掐算时间，差不多到点了
就会提前去大路口迎候踽踽
独行归来的母亲。母亲脚步蹒
跚，它们颇有耐心，围着母亲来
回蹦跳翻滚，嬉闹追逐，似在努
力逗母亲开心一点。

母亲常说，这两条狗比自己
的儿女还贴心，她还说，狗儿通
人性，什么都懂，就差开口说话
了。这些话在我们兄弟姐妹听来
自然有些刺耳，但确实如此。狗
儿能够做到全心全意、无时无刻
守护和陪伴，而我们限于种种因

素却做不到。由此我们也感激这
对黑狗，让它们吃得饱、吃得好，
吃得膘肥体壮。

它们受到的也不全是优待，
正如它们也不全是表现可爱可
亲的一面，它们会生事端，闯祸，
比如侵犯家里的鸡鸭，偷吃放
在低矮处的食物，为了一根肉
骨头不顾血缘亲情厮咬在一
起，还咬死过邻居家好几只鸭
子进而引起纠纷，等等。为此
母亲和我都恶声恶语训斥过，
拿扫把掷打过，用脚踹过。还
好，它们从来不记仇，一如既
往地跟我们亲热，不折不扣地
履行着它们天生的使命。

我家的黑狗性格内向，生活
圈子很小，一般只在村外那条大
路界内活动，每天作息也挺有规
律，随便“喔喔”呼上一声，它们
迅疾赶至跟前，像是在随时待
命。极少的几次，它们彻夜不归，
我们也是各种忙乱寻找、忐忑不
安，及至天亮后安然归来，我们
免不了要斥骂几句，但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并且有一种失而复
得、喜极而泣的快感涌上。

去年，那条年轻的黑狗也
就是老黑狗的孩子因病死去，
母亲把它葬在山冈上。现在，
老黑狗失踪一个多月，怕是再
也不会现身这空荡荡的家中。
唯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去年
下半年它生下一窝狗崽，我们
留了一只，也是通体纯黑，虎
头虎脑的，已经能够冲陌生人
和异样的响动大声吠叫了。

黑狗没了

王云敏

春分已过，春意刚露，春花
绽放，又是一年赏花时。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清晨在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中
轻轻醒来，透过窗凝视骆驼中大
河岸，几株盛开的樱花树婆娑在
吐出新绿的杨柳旁，如烟似梦。

擎了伞出门，虽有一丝冰
凉，心头却唱起了小晴歌。揽一
段春光为伴，走，植物园里赏樱
花去。

家门口的植物园俨然成了
镇海人的后花园，一早冒雨赶来
赏樱的不止我一个，樱花树下，
人头绰约，争相和樱花合影。距
离上次在植物园不过一个星期
的工夫，转眼间，樱花已经开出
了一袭浅粉色的世界。叠玉流云
般的樱花林中，悠然升腾起一缕
一缕白里透红的淡淡胭脂秀色
来，微雨中的樱花丛更加素净可
人，凝珠流香，洗亮风尘，飘然若
素的清风拂过心尖，仿佛温暖了
潜滋暗长的春日心事。

赏着赏着，人群中一对母女
“探讨”起来，樱花的原产地到底
是中国还是日本？日本樱花品种
众多，日本民歌《樱花》唱出了樱
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生
命中最美丽的海，一簇簇的歌
声，一朵朵的期待，花开时来，花
落时更要来。因为，有许多故事，
开始动人，结局更可爱……”其
实，据文献记载，樱花原产地是
中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
史，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
花已经在我国宫苑内栽培，到唐
代时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中，白
居易有诗为证：“小园新种红樱
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
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白居
易的一个“绕”字，尽显长安城樱
花的繁盛。李商隐也留下了“樱
花烂漫几多时？杨柳桃红两未
知”的感慨。

谈起樱花，有人说远一点可
以去日本欣赏，近一点可以去国
内的武汉大学，而此刻，你只要

像我这样，家门口的植物园转
转，就可以邂逅迎风绽放的樱花
了。此时的你，一定是兴高采烈
的吧，因为你知道，久违的春天
终于来了。

瞧！细雨如丝中，幽幽竹林
如画，静静绿水含情，薄雾凝香。
世间的花儿姹紫嫣红，各个都显
出不同的形态，人们愿意按照自
己的审美情趣选择自己喜爱的
花儿，并赋予其独特的精神追
求。在我看来，桃花太艳，梨花太
冷，而眼前的一树树樱花，开得
热烈却不妖娆，就像是从植物园
里蹁跹而过的美人一样，清新靓
丽中透着一股淡雅与灵秀的气
质，略施粉黛，浑然天成——刚
刚好。仔细观之，它们似乎还有
不一样的个性。有的活泼热情手
舞足蹈，有的天真可爱嘟嘴卖
萌，也有的柔情似水迎风含笑。

像女子一般，性格多样，一朵叽
叽喳喳喜爱说个不停，一朵带着
几分羞涩打着花骨朵儿，还有一
朵沉默寡言，静静地思考从不曾
开口说话呢。看着眼前的樱花会
忍不住想，世间万物都有不同的
特点，可他们在某些特征上却又
有惊人的相似。也许这便是世间
的“规律”。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这
定律中呢？在自然万物面前，我
们是这么的渺小。像一颗颗漂浮
的尘埃，构成这世间的小小元
素，在这千千万万条定律中飘忽
来飘忽去，也许会如樱花般绚烂
绽放，也许会在风雨中落“樱”缤
纷，也许会香消玉殒消失得无影
无踪……这样想着，便不会为十
里春风吹不开每一朵樱花而发
愁，珍惜当下就好。

漫步在花香四溢的植物园
内，雨丝似乎飘得更密了，更增

添了赏樱的兴致。万千雨滴在樱
花花瓣上汇聚成一颗颗璀璨的
天然珍珠，倒映着天空的灰蒙，
摇曳出枝头的芬芳。微雨中，我
仿佛听到樱花的窃窃私语：“只
要借我一缕春风，我会还你一年
的牵念。”樱花真是有灵性呵，轻捻
着流年，徜徉着诗意。捏一枝搁在
鼻尖，驻足仰慕，让春花为红唇留
香，任春韵指尖流淌。此刻，我更愿
意把这一簇簇樱花看成是我的情
人，我悄悄地来了，正如你悄悄地
绽放，我们的不期而遇，是否都是
为了给青春赶赴一场久违的约会？
是的！为了热烈的青春，春风任你
追逐，樱花任我热恋。轻盈、飘逸的
樱花春雨，观之养眼，听之润心，思
之动情，念之温馨。微风轻拂春天
里，把我们对生活的热吻埋葬在
这樱花烟雨中。一树樱花春带
雨，枝头的一簇簇，被春雨洗刷
得容光焕发，美丽澎湃成无邪、
缱绻、清新的水墨画卷，一点一
点地漾开在我的心湖里。

樱花烟雨，如诗如画，醉
了我，醉了你，醉了山花，醉了
春柳，醉了江南小城的点点滴
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和樱花
在等你……

醉在樱花烟雨时

题饰 金雅男

远 岛

远远燃烧的战火
灼伤了一段历史
八百里哭声浸透了大地
一千年的疼痛锈迹斑斑
刀光烙进了墙体
剑的寒气灌满墙缝

啼叫中布满血丝的小鸟
永远带着天空
强盗逃到世界的尽头
也甩不掉监狱

马蹄踢破了残阳
苍凉的长啸
一次次打湿火光
连天的号角
永远冰封在悲愤的时间上

重重关隘
挡不住野蛮和残忍
充满杀气的硝烟
怎能飘成绚丽的云彩
在杀声中飘动的旌旗
永远插在一个民族的心上

海防历史纪念馆里
的一把古剑

在时间上穿越
古剑走过几个朝代
声音寒光闪闪

剑在空中游动
大风歌在剑的内部
呼之欲出

一声锋利的吆喝
锈意纷纷剥落
最坚硬的部分
仍烙着盛唐的气度

钢铁的呐喊
与先民们粗犷的号子
铸成了凝固的音乐
古剑挥杀的弧线
系住了昔日的辉煌

古剑的背后
有多少血染的传说
蚀满凉气的利刃上
触摸到了谁的体温

在思想上穿越
古剑把历史与现实
砍成了两半

参观镇海海防历史纪念馆有感（外一首）

蔡菊香

南宋状元宰相吴潜一声号
令，一时间，持镐扶锹者如蚁云
集，通贯镇海境内 22 公里的中
大河很快被开掘挖通，并与杭甬
运河相接，成为浙东大运河中的
重要一段。历经近 800年官费民
资多次大型疏浚工程，又经“五
水共治”深挖拓宽修岸的中大
河，出落成如今河宽水清岸直模
样，一直被镇海人誉为“母亲
河”。

悠 悠 中 大 河
水，见证了镇海外
出求学经商进仕者
的 过 往 ， 河 上 之
桥，承载了他们的
匆匆步履。从最东
端 与 慈 溪 接 壤 起
始 ， 至 骆 驼 最 西
端，经实地踏勘，
中大河上新旧交替
的桥梁共有28座。

明代，慈溪县
为了改变慈江不能
直接泄水出海，易
发内涝的弊病，借
镇海之地开掘中大
河支流借邑港，清
道光年间建借邑港
石桥作通行之道，
现改建为借邑闸。
距借邑闸不远处，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
农指着长满扁豆等
植物的河岸称，这
里曾建有一座石桥
叫“胡家桥”，桥
四边雕有精美的龙
头石头望柱，桥面
由两大块石板拼接
而成，胡家桥即是
中 大 河 最 东 端 的
桥。

中大河边有座
号称“慈东第一桥”的古桥，本
以为这条名声在外，位于慈溪和
骆驼分界线上的桥一定有它的特
别之处，但当附近村民指着中大
河支流东河塘上的一座不起眼的
石板小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
了。据《镇海地名志》记载：荷
花池头原名河化池。村临中大
河，有河嘴伸入村中，后筑成池
为禁漕，自此称河化池，后雅化
为“荷花池头”。因石板小桥紧
挨池头，也称“荷花池头桥”。
可能正是因为其与生俱来的特殊
地理位置，才使得这条不起眼的
小桥远近闻名。

中大河上声名最响的当数骆
驼桥。骆驼桥始建于公元 960
年。清 《雍正慈溪县志》 记载，
骆驼桥“东连镇海，西接慈溪，
南达甬江，北通三北，为往来之
孔道，为行旅之要津”。骆驼桥
的由来和美丽传说本地人都耳熟
能详，然其桥栏额上的落款想必
知之者甚少吧。

据资料记载，骆驼桥栏额上

的字为清光绪年间的刘未林所
写。上款“民国十六年冬月”，
下款“里人同修、南城刘未林
书”，下钤“刘未林”朱印一
方。刘未林是江西南丰人，当时
的书画名家。刘未林的字画价格
不低，《鬻书直例》云：“楹联四
尺以下四元、至七八尺八元，堂
幅四尺以下八元、至七八尺十六
元……”骆驼桥桥碑收支项中，
有一项题写着桥栏额的支出，银
洋六十元，与刘未林的润格相
符。宁波现存桥碑中，见过有碑

石 、 漆 碑 等 支
出，而有题额润
笔支出的，骆驼
桥恐怕是唯一的
一座。

距 骆 驼 桥 不
远处，有一座结
构特殊的桥，桥
墩伸出两根宽度
不一的堰体，这
就 是 贵 胜 堰 桥 。
1958 年姚江大闸
建成前，它是条

“ 拦 咸 潮 、 蓄 淡
水”的石堰，在

“宁波帮”人士楼
其梁、盛筱珊组
织下，于 1932 年
11月捐资建成。

骆 驼 流 传 着
一句顺口溜：“四
十五天晴，咸水
到丈亭。大旱不
过七月半，蚂蟥
两头翘，不过长
石骆驼桥。”顺口
溜比较夸张，但
很形象地描绘出
当时天大旱海水
倒灌的情景。另
外 从 科 学 角 度
讲，骆驼桥外围
修建了贵胜堰坝

把蛇虫鼠蚁挡住了，也把内灌的
咸涩海水拒之于闸门外。骆驼桥
让骆驼这个地方声名远播，而真
正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却是贵胜
堰。

中大河最西端距骆驼西 2.5
公里的地方，有条始建于清代早
期的颜家桥，如今只剩下断壁残
垣似的桥墩和风烛残年的桥亭。
桥亭石柱上书“风雨一亭过客停
骖怀陆氏，津梁万古小桥流水忆
人家”。原来，颜家桥一百多年
前是由一位陆姓人氏捐资修建
的。桥亭靠河岸一侧，平躺着一
根约五米长的条石，上有一个脸
盆大的“桥”字，想必这条石就
是颜家桥的桥栏石。在几乎全靠
人工作业的清代建造这样一座石
桥，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陆姓
人氏定是捐出了一大笔款子。

中大河上历史远近、大小形
态不一的古桥，大多数由镇海人
自行捐资出力建造，这种不用官
家一分钱，造福当地百姓的善
举，不得不令人叹服。

长
河
卧
波
映
古
桥

王晓晖

一直都是喝白开水的，没有
喝茶的习惯。

小 时 候 家 里 的 竹 壳 热 水 瓶
里、冷茶缸里总是贮满了凉开 l
水，舀了大水缸里的天落水用茶
壶在煤球炉子上一烧，渴了，嘴
对着冷茶缸一气猛喝，水流仿佛
一下子由上而下直渗到脚跟，那
个畅快与通透啊！

印 象 中 那 时 候 父 母 都 很 忙
碌，像是不停的钟摆，似乎总没
有缓下来、坐一歇、泡上一杯茶
的工夫。

当 然 ， 家 里 也 会 备 一 些 茶
叶，绿茶是用来泡茶待客的；红
茶，特别是隔了年的红茶，一般
都是等到了立夏节的时候拿出
来，又醇又酽，烤烤茶干，焐焐
茶叶蛋，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老家住在我们一个厢房里的
叔公，不好烟酒，倒是远近闻名
的茶客，红木大橱上头一字排开
的锡瓶里，据说都是上等的好
茶。细细的茶叶一根一根被他用
长长的指甲轻轻地挑出来，“窸窸
窣窣”抖落在紫砂壶里，冲泡、
啜饮，脸上始终洋溢着近乎痴
迷、惬意的神情。不过，那时的
我多半只是对他的茶点感兴趣，
有时是几块云片糕，有时是几粒
乌结糖，见者有份。

以后离家，求学，工作，还
是没有喝茶的习惯，或是为生计
忙碌，疲于奔命，都没有缓下
来、坐一歇、泡上一杯茶的雅
兴。我对茶的理解是：茶于生
活，类似于葱姜于菜肴，有了
它，无疑是增色添香的，但若是
少了它，似乎亦无不可。

一次去武夷山旅游，游览中
穿插一个推介茶叶的项目，茶艺
小姐的表演倒没有什么特别，但
她的喝茶方法却是独特，不是细

巧地轻抿细啜，而是像青蛙用舌
头捕虫的速度吸食茶水，并且发
出很响的“索”的声音，据说只
有这样才能品味出“武夷岩茶”
的精髓，齿颊留香，唇齿遗甘。
大家都举杯模仿，于是“索”声
四起，更有用力不当，茶水吸入
气管的，咳嗽不止，好不热闹。
那次旅游与谁同行、走了几个景
点，都很模糊了，唯有这次喝茶
的经历记忆犹新。

又一年，到天寒地冻的甘南
摄影采风，路遇两位潮州客。潮
州客好茶，随身带了茶和茶具，
一定要邀我同饮。是夜窗外雨雪
纷纷，旅舍内倒暖意融融，意趣
相近语投机，杯盏交错，壶温了
又暖，茶换了又添，聊天看片直
到深夜。想起了一段有关于茶的
经典语录：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
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
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
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此时虽非

“瓦屋纸窗”，却也暗合“围炉煮
雪”，不想令潮州客人不喝会睡不
着觉的“功夫茶”，却害得我一夜
清醒，辗转无眠，看来，与茶缘
浅，但我还是喜欢上了那种喝茶
时的意境。

白开水喝久了，觉得自己也
就像装在玻璃杯里的白开水，一
目了然，不会给人太多的遐想，
也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定位在寡淡
一类的人群里，即便在别人眼里
是很无趣的一个人，还自认为波
澜不惊亦是一种个性。

直到有一天路过一个茶庄，
看到某沱茶的广告语：“打倒一切
不喝茶的人”，这下才似醍醐灌
顶，有了深受打击的痛感：原来
不喝茶的人是如此遭人痛恨，是
应该被群起而攻之的。

心 想 ， 自 己 是 否 也 该 缓 下
来、坐一歇、学着泡上一杯茶，
轻抿细啜……

语 茶

项 杰

鳓 鱼 ， 海 生 鱼 类 ， 小 首 细
鳞，状似鲥鱼，肉质甚是飘嫩，
只是多刺。明李时珍所作的 《本
草纲目》曾记载：“鳓鱼，其鱼腹
有硬刺勒人故名”。而据澥浦老家
的渔民描述，他们出海捕鳓鱼
时，发现其腹下确有硬质棱鳞，
如刀刃一般，且其游速极快，只
要鳓鱼一到，其他鱼得统统让
路，不敢与其夺饵，否则就会落
得个皮开肉绽，一命呜呼。于是
我晓得了在清理此鱼时，要挈鱼
背不要轻易去碰鱼肚，否则容易
受伤。

捕获的新鲜鳓鱼，老家人叫
作“鲜白”。如此叫法，有两个原
因，一是鲜鳓鱼色泽银白，看上
去十分漂亮；二是因为鳓鱼的肚
子里有一块特殊的“白”，质如动
物肝脏，十分鲜美，这是其他鱼
类所没有的。话说回来，对于吃
货来说，鳓鱼最好的做法无疑以
清蒸为佳。取斤把重的新鲜鳓鱼
一尾，洗净，抱盐少时，加生
姜、葱段、绍酒，隔水蒸熟后就
可食用。老饕们大多知道，鳓鱼
最鲜、最可口的部位就是“鱼
白”，其嫩如猪脑，回味如嫩腰
花。其后是腹部，脂肪甚厚，味
如鲥鱼，鱼肉反而次之。明人何
景明曾赞鲥鱼“银鳞细骨，美而
多刺，鱼中上品，席中之珍”之
句，用在与鲥同为鲱科的鳓身上
亦恰如其分。

老话说：“五月十三鳓鱼会,
日里勿会夜里会”，在儿时记忆
中，每年鳓鱼汛期一到，镇上的
渔业队准时出海，将捕获的上好

“鲜白”一分为二，一部分送到镇
里的供销社出售，另一部分腌制
成“三抱鳓鱼”，当作“压饭榔
头”。其过程需三道工序才能完
成。第一道工序：首先把刚捕获
上船的鲜活鳓鱼，用一根尺把长
的竹竿从其鳃孔插入，通过腹腔
直达肛门，将卤汁灌入鱼肚内。
再用鱼重量 10%的盐抄咸，所谓

“抄咸”就是将大批量的新鲜鱼集
中一起用盐搅拌一次，这就叫

“头抱”。第二道工序：将“头
抱”鳓鱼从缸内取出，搁置一段
时间后会流出血卤，待血卤排尽
后，一手捏起鱼头掀开鳃盖，另

一手取一把盐将鱼的两面自尾部
开始，逆鳞向头部抹盐，一直抹
至鳃部。然后顺着用竹竿捅过的
鱼腹腔，用手指向内塞盐，最后
把鳓鱼一层层放入缸内，压上竹
条、石块，这叫“二抱”。第三道
工序：一个月后，将“二抱”鱼
出缸，重复在鱼体上抹盐和在腹
腔内塞盐一次，然后再入缸，并
压上竹条和石块，将“二抱”原
卤汁灌入至超过鱼面，这就叫

“三抱”。之后再等三个月，三抱
鳓鱼就制成了。由于是良心制
作，所以澥浦所产的三抱鳓鱼名
扬杭甬绍地区，据说以前连上海

“邵万生南货号”也有出售，虽然
价钿卖得比其他出产地高一点，
吃货们仍趋之若鹜。

制成后的三抱鳓鱼外表呈金
黄色，肉色粉红，肉质坚韧、浓
香。可以放较长时间作长下饭。
食用时，咸鳓鱼去盐花用清水
漂淡，切段，加点绍酒清蒸就
可。先入口咸而清苦，转而有
纯香，进而生津滋口。当咸鳓
鱼 吃 剩 骨 架 时 ， 加 醋 、 葱 花 、
猪 油 、 味 精 少 许 ， 用 滚 水 冲
入，或略煮，即成一碗“咸鳓
鱼 汤 ”， 仍 鲜 美 异 常 ， 别 有 滋
味。而用咸鳓鱼炖肉饼子或蒸
蛋 ， 则 是 道 咸 鲜 合 一 的 佳 肴 ，
肉 、 蛋 借 鱼 的 咸 味 ， 鱼 借 肉 、
蛋 的 鲜 味 ， 一 品 双 味，各得其
妙，颇合本地人胃口。

更令人称奇的是，吃剩的鳓
鱼骨还另有妙用。我就亲眼看见
过父亲用鳓鱼骨做成一只仙鹤的
场景。他先用吃干净的鳓鱼头骨
做鹤身，把鱼头骨吸空，于是上
面就有许多小洞像榫眼，这时，
父亲取来鱼眼下面的两根鱼骨，
拼到鱼脑下的榫眼里，成为鹤
腿。把鱼嘴上弯弯的唇骨，插到
脑骨前作为仙鹤的脖子和嘴。鱼
鳃两边的片骨插到脑骨两边，就
成了鹤的双翅。就这样，借鳓骨
间天然缝隙，巧为插合，顷刻拼
成一只玲珑剔透的仙鹤，其尖喙
曲项、展翅翘尾、瘦腿细趾清晰
有序，一副昂然独立、振翅欲翔
的姿态，一只仙鹤就栩栩如生地站
到桌子上，令人称奇。在制作过程
中，父亲没有用到任何工具和辅料，
可惜当时年少，无心讨教，终成绝响，
徒留遗憾。

趣聊鳓鱼

关 岛

孤独者的向往

身躯向天而歌。大海的灵魂
歌者

深情，执着。在完成灵与血
的使命

在波涛汹涌和宁静致远之间
倾注完美的一生

远远地凝望，如一尊时间的
雕塑

与大海融成一幅彩色的油
画。背影

像把锋利的鱼叉，矗立在大
海之上

那里盛满整块幽蓝的海水
幸福地提取着一小杯生活的

真理

醉心于大海的魂魄，一如既
往坚守着

所有的语言和坦荡，沿大海
的方向

流淌。那闪耀于生命中重重
光芒

内心的渴望，一场从风暴到

宁静的革命
让海水从堤岸，无声地返回

漾动着生命的航标，从辽阔
的骨节里

始终以高贵的姿势，站尽夕
阳

最后的一缕光芒，沉思的头
颅

照亮回家的船只，不再迷失
方向

神舟古船

从三江口的古码头启程
带着中华民族奔涌的诗情
海上丝绸之路的梦想，由此

远航

久远而古老的东方神舟啊
承载着一代人殚精竭虑，前

赴后继

他们的脚步坚实、清晰而深
重

盛满了艰辛，盛满了自豪
完成一次圆满的远航

“倾国耸观 欢呼嘉叹”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对世界的

最初开放

如今，荣耀的神舟古船已回
到始发地

永远定格在美丽的招宝山下
穿梭不息的船只为它鸣笛
滔滔的甬江水日夜拍打着
像是在诉说逝去的历史

千年的风化怎能遗忘，又怎
能

丢失在风中。仰望千年古船
犹如仰望千年的沉重
时间在沉淀，梦想依旧
让历史在甬江之畔瞬间凝

固
成为镇海人永恒的风景

灯 塔（外一首）

王晓晖

“始筑于唐代的镇海后海塘
东起与招宝山对峙的巾子山麓，
西北延伸至俞范后塘嘉燮亭，全
长4800米……”

如今巾子山已辨不出山的模
样，望海楼再也望不到海，或
许，没有什么可以永恒，沧海桑
田是不变的法则。

站在巾子山的沧桑亭向西眺
望，塘体蜿蜒伸展，4800米的路
程非目力所能及，嘉燮亭不知被
安置在哪个角落？我突发奇想，
想要去寻找它的踪迹。尽管不知
道它的确切方位，但我知道，沿
着古石塘往西走到底，石塘的尽
头就是嘉燮亭。

镇海古塘的起始段在城关，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修葺，干净整
洁，保存完好，现在依然是小镇
人眼中的后花园。而出了城西，
古塘被截断，环城西路的一段由
于年久失修，已经湮没在衰草枯
藤之间，一片荒芜。塘下为数不
多的田地，有农人在种芋艿，撒
菜籽，让人感受到些许田园气
息。

更多的是林立的厂房、管
道、气罐，“呼呼呼”冒着蒸汽
的机车，拖着长长的满载货物的

车厢，碾过石塘、压过石塘、穿
过石塘……

那些原先“凿槽镶嵌，骑缝
贴砌”，设计精良的夹层石塘，
或被树根拱起，塘体严重开裂；
或被掀掉了石板，裸露出里面
厚 实 的 夯 土 ， 杂 草 丛 生 ， 鸡 、
狗们在上面撒欢、奔跑。从古
塘边的村落穿过，看到那些曾
经铺设在堤坝上的厚实、方正
的石块，有些被居民搬来做了
围墙的基石，或是稍加垫高作
了乘凉时的石凳，还有稍窄的
石条被直竖起来，在石条之间
拉上绳子、穿上铁丝，被用来晾
晒衣服了。

边走边停，我仔细辨认着，
希望循着古塘特有的厚石条找到
古塘终点。

穿过石塘下，大概到了俞范
地界，塘面变得越来越小，看上
去只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

继续前行，不经意间拐角处
赫然出现一个亭子，趋近，亭檐
上“嘉燮亭”三字依稀可辨。嘉
燮亭保持着民国时期的建筑风
格，稍稍拱起的顶，像是一顶当
时流行的凉帽，没有精雕细刻，
没有弯檐翘角，简洁得近乎简
陋。亭子的一边紧搭着某工厂的
厂房，亭前亭后都有民居，如果

不是旁边竖着一块“镇海后海
塘”的碑，你恐怕怎么也不会把
它与后海塘联系在一起了。

嘉燮亭外，曾经有过怎样的
一片滩，怎样的一片海？嘉燮亭
又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辛酉秋飓风坏塘
……其未修者岌岌堪危，各乡海
塘亦同时告警……”

“二十二年风潮尤烈，石随
浪出，塘与路竝损坏，众志益奋
努力继续规复……二十三年七月
始克蒇事，于是土塘石塘及自城
达塘之路一律告成……”

“无巨款可筹拨……开工之
始仅县政府拨浙江水灾急赈会银
圆一千元，本县水警局及零星指
户千余元，亟向沪甬捐募……上
海募款者俞佐庭主其事……宁波
募款者陈兰荪、俞佐宸主其事
……诸君子奔走经营，有得乐善
者相赞助……全塘用银币五万余
元，修路用银币五千余元，筑亭
用银币三千元……”

先人围海筑塘的史实历历在
目。

修桥铺路造凉亭，是昔日乡
人积德行善的一种方式。嘉燮亭
也不例外，嘉燮亭的由来，我亦
在亭子里面的石碑上找到了答
案：

“ 此 次 募 款 俞 氏 兄 弟 功 最
多，实承其封翁之遗训，封翁名
嘉言，前次修塘曾与其事……其
功不可没也。”

“鄞人袁履登为其封翁九十
寿助修塘银币八千元，封翁名燮
元，今九十二岁矣。”

“孝于亲而施于众，亦可觇
吾乡风俗之敦厚焉，亭即成，名
曰嘉燮，立碑志之……”

一切都显得温情脉脉。因为
他们相信有了这一道堤坝，他们
的家园在下一次风暴来临时可以
无虞。他们在亭里祭祀天地，祭
拜先祖，以企惠及诸生、泽被乡
里……

当我站在嘉燮亭前读完这篇
碑刻的“续修镇海后海塘记”，
不由得感慨，世事如潮，日夜淘
洗，当你有一天失去了应有的价
值，就不得不承受寂寞，如同一
只被推到岸上又被尘土掩埋的贝
壳。三四十年前，因镇海城区发
展建设需要，在古石塘外又筑

“镇北”和“灰库”两条新塘，
城塘外数万亩潮涨汐落、鱼潜鸥
憩的海洋滩涂被填成陆地，至
此，这一投工百万，利民 800 余
年的石砌“巨龙”才完成了它捍
城防汛的历史使命。

若干年后，谁还会记得嘉燮
亭？

俯下身子，把耳朵紧贴在古
老的塘石上，听到了什么？我希
望我会听到潮涨汐落的声音，穿
过绵长的时空，从那些古老塘石
的纹理中透出，蔓延开来，缓缓
地冲击我的耳鼓，由远及近，近
了，近了……由近至远，远了，
远了……

寂寞嘉燮亭

□诗歌

□诗歌

暖阳（油画） 田福新

渔讯之歌（摄影） 张红良


